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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二卷     

　　櫻桃青衣

　　天寶初，有范陽盧子，在都應舉，頻年不第，漸窘迫。嘗暮乘驢遊行，見一精舍，中有僧開講，聽徒甚眾。盧子方詣講筵，倦

寢。夢至精舍門，見一青衣，攜一籃櫻桃在下坐。盧子訪其誰家，因與青衣同餐櫻桃。青衣云：「娘子姓盧，嫁崔家，今孀居在

城。」因訪近屬，即盧子再從姑也。青衣曰：「豈有阿姑同在一都，郎君不往起居？」盧子便隨之。過天津橋，人水南一坊。有一

宅，門甚高大。盧子立於門下，青衣先人。

　　少頃，有四人出門，與盧子相見，皆姑之子也。一任戶部郎中，一前任鄭州司馬，一任河南功曹，一任太常博士。二人衣緋，二

人著綠。形貌甚美。相見言敘，頗極歡暢。斯須，引人北堂拜姑。姑衣紫衣，年可六十許，言詞高朗，威嚴甚肅。盧子畏懼，莫敢仰

視。令坐，悉訪內外，備諳氏族，遂訪兒婚姻未？盧子曰：「未！」姑曰；「吾有一外甥女，姓鄭，早孤，遺吾妹鞠養，甚有容質，

頗有令淑，當為兒婦，平章計必允遂。」盧子遽即拜謝，乃遣迎鄭氏妹。有頃，一家並到，車馬甚盛，遂檢歷擇日，云後日吉，因與

盧子定謝。姑云：「聘財函信禮物，兒並莫憂，吾悉與處置，兒在城有何親故，並抄名姓，並其家第。」凡三十餘家，並在台省及府

縣官。明日下函，其夕成婚，事事華盛，殆非人間。明日設席，大會都城親長，拜禮畢，遂入一院。院中屏帷牀席，皆極珍異。其妻

年可十四五，容色美麗，宛若神仙，盧生心不勝喜，遂忘家屬。

　　俄又及秋試之時，姑曰；「禮部侍郎與姑有親，必合極力，更勿憂也。」明春遂擢第。又應宏詞，姑曰；「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

家連官，情分偏洽，令渠為兒必取高第。」及榜出，又登甲科，受秘書郎。姑云；「河南尹是姑堂外甥，令渠奏畿縣尉。」數月，敕

授王屋尉，遷監察，轉殿中，拜吏部員外郎，判南曹。銓畢，除郎中，餘如故。知制誥，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。兩載知舉，賞鑒平

允，朝廷稱之，改河南尹。旋屬車駕還京，遷兵部侍郎。扈從到京，除京兆尹，改吏部侍郎。三年掌銓，甚有美譽，遂拜黃門侍郎平

章事。恩渥綢繆，賞賜甚厚，作相五年，因直諫忤旨，改左僕射，罷知政事。數月，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。自婚媾後，至是

經三十年，有七男三女，婚宦俱畢，內外諸孫十人。

　　後因出行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，復見其中有講筵，遂下馬禮謁。以故相之尊，處端揆居守之重，前後導從，頗極貴盛，

高自簡貴，輝映左右。升殿禮佛，忽然昏醉，良久不起。既而，夢覺，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，前後官吏一人亦無。彷徨迷惑，徐徐出

門。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，謂盧曰：「人餓驢饑，郎君何久不出？」盧訪其時，奴曰：「日向午矣。」盧子罔然歎曰；「人世

榮華，窮達富貴貧賤，亦當然也。而今而後，不更求官達矣。」遂尋仙訪道，絕跡人世焉。

　　獨孤遐叔

　　貞元中，進士獨孤遐叔，家於長安崇賢里，新娶白氏女。家貧下第，將游劍南，與其妻訣曰：「遲可週歲歸矣。」遇叔至蜀，羈

棲不偶，逾二年乃歸。至戶縣西，去城尚百里，歸心迫速，取是夕到家，趨斜徑疾行，人畜既怠。至金光門五六里，天色已瞑，絕元

逆旅，惟路隅有佛堂，遐叔止焉。

　　時近清明，月色如晝。係驢於庭外，人空堂中。有桃杏十餘株。夜深，施衾褥於西窗下偃臥。方思明晨到家，因吟舊詩曰：「近

家心轉切，不敢問來人。」至夜分不寐。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，聲若里胥田叟，將有供待迎接。須臾，有夫役數人，各持畚鍤箕

帚，於庭中糞除訖，復去。有頃，又持牀席、牙盤、蠟燭之類，及酒具、樂器，闐咽而至。遐叔意謂貴族賞會，深慮為其迫逐，乃潛

伏屏氣，於佛堂樑上伺之。鋪陳既畢，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，青衣黃頭亦十數人，步月徐來，言笑晏晏。遂於筵中間坐，獻酬縱

橫，履局交錯。中有一女郎，憂傷摧悴，側身下坐，風韻若似遐叔之妻。窺之，大驚。即下屋，稍於暗處，迫而察焉，乃真是妻也。

方見一少年，舉杯屬之曰：「一人向隅，滿坐不樂，小人竊不自量，願聞金玉之聲。」其妻冤抑悲愁，若無所控訴，而強置於坐也。

遂舉金雀，收泣而歌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存耶歿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，園樹傷心兮三見花。」滿坐傾聽，諸女郎轉面揮涕。一人曰：

「良人非遠，何天涯之謂乎？」少年相顧大笑。

　　邏叔驚憤。久之，計無所出，乃就階間捫一大磚，向坐飛擊，磚才至地，悄然一無所有。遐叔悵然悲惋，謂其妻死矣。速駕而

歸，前望其家，步步淒咽。比平明，至其所居，使蒼頭先入，家人並無恙，遐叔乃驚愕，疾走人門。青衣報娘子夢靨方悟。遐叔至

寢，妻臥猶未興。良久，乃曰：「向夢與姑妹之黨，相與玩月，出金光門外，向一野寺，忽為兇暴者數十，脅與雜坐飲酒。」又說夢

中聚會言語，與遐叔所見並同。又云：「方飲次，忽見大磚飛墮，因遂驚魘殆絕，才寤而君至。」豈幽憤之所感耶。

　　邢鳳

　　元和十年，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，軍涇州。而長安中賢士，皆來客之。五月十八日，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。既半，

隴西公曰：「餘少從邢鳳游，記得其異，請言之。」客曰：「願聽。」公曰；「鳳帥家子無他能，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，以錢百萬，

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，即其寢而晝偃，夢一美人自西楹來，環步從容，執卷且吟。為古妝，而高鬟長眉，衣方領繡帶，被廣袖之。鳳

大悅曰：『麗者何自而臨我哉？美人曰：『此妾家也。妾好詩而常綴此。』鳳曰：『幸少留，得觀覽。』於是美人授詩。坐西牀。鳳

發卷視其首篇，題之曰《春陽曲》，曲終四句。其後他篇，皆類此，凡數十篇。美人曰『君必欲傳，無令過一篇。』鳳即起，從東廡

下几上，取彩箋，傳《春陽曲》，其詞曰：

　　長安少女玩春陽，何處春陽不斷腸；　　

　　舞袖弓彎渾忘卻，羅帷空度九秋霜。

　　鳳卒吟，請曰：『何謂弓彎？』曰：『妾昔年，父母使妾教此舞。』美人乃起，整衣張袖，舞數拍，為弓彎狀，以示鳳。既罷，

美人低然良久，即辭去。鳳曰：『願復少留。』須臾間，竟去。鳳亦尋覺，昏然無有所記，及更於襦袖得其辭，驚視，復省所夢。事

在貞元中，後，鳳為餘言如是。」是日，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，隴西獨孤鉉、范陽盧簡辭、常山張又新、武功蘇滌，皆歎息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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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可記。」故亞之退而著錄。

　　沈亞之

　　太和初，沈亞之將之，出長安城，客索泉邸舍。春時，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。內史廖舉亞之，秦公召至殿前，促前席曰：「寡人

欲強國，願知其方，先生何以教寡人？」亞之以齊桓對，公悅，遂試補中涓。使佐西乞術伐河西。亞之帥將卒前攻，下五城。還報，

公大悅，起勞曰：「大夫良苦，休矣。」

　　居久之，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，公謂亞之曰：「微大夫，晉五城非寡人有。甚德大夫。寡人有愛女，欲與大夫備灑掃，可

乎？」亞之少自立，雅不欲遇倖臣蓄之，固辭不得。遂拜左庶長，尚公主，賜金二百斤。民間猶謂「蕭家公主」。其日，有黃衣中貴

騎疾馬來，延亞之人，宮闕甚嚴，呼公主出，鬢髮，著偏袖衣，妝不多飾。其芳妹明媚，筆不可模畫。侍女祗承，分立左右者數百

人，召見亞之便館，居亞之於宮，題其門曰「翠微宮」。宮人呼為「沈郎院」。雖備位下大夫，由公主故，出入禁衛。公主喜鳳蕭，

每吹蕭必翠微宮高樓上，聲調遠逸，能悲人，聞者莫不自廢。公主七月七日生，亞之嘗元貺壽，內史廖先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，戎王

與之水犀小合，亞之從廖得，以獻公主。主悅，嘗愛重，結裙帶上。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，恩賜相望於道。

　　復一年，春，公主無疾忽卒。公追傷不已，將葬咸陽原。公命亞之作輓歌，應教而作曰：

　　泣葬一技紅，生同死不同。

　　金鈿墜芳草，香繡滿春風。

　　舊日聞蕭處，高樓當月中。

　　梨花寒食夜，深閉翠微宮。

　　進公。公讀詞，善之。時宮中有失聲若不忍者，公隨泣下。又使亞之作墓誌銘，獨憶其銘曰：

　　白楊風哭兮，石　髯莎。　

　　維英滿地兮，春色煙和。

　　朱愁粉瘦兮，不生綺羅。　

　　深深埋玉兮，其恨如何！　　　

　　亞之亦送葬咸陽，宮中十四人殉。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，猶在翠微宮，然處殿外特室，不居宮中矣。

　　居月餘，病良已。公謂亞之曰：「本以小女將托久要，不謂不得周奉君子，而先物故。敝秦區區小國，不足辱大夫。然寡人每見

子，即不能不悲悼。大夫盍適大國乎？」亞之對曰：「臣元狀，肺腑公室，待罪左庶長，不能從死公主，幸兔罪戾，使得歸骨父母

國。臣不忘君恩，時日將去。」公置酒高會，聲秦聲，舞秦舞。舞者擊拊髀，嗚嗚而音有不快，聲甚怨。公執酒亞之前曰：「予顧此

聲少善，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。」公命趨進筆硯。亞之受命，立為歌詞曰：

　　擊體舞，恨滿煙光無處所。

　　淚如雨，欲擬著詞不成語。

　　金鳳銜紅舊繡衣，幾度宮中同看舞。

　　人間春日正歡樂，日暮春風何處去。

　　歌卒，授舞者，雜其聲而和之，四座皆位。既再拜辭去，公復命至翠微宮，與公主侍人別。重人殿內，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，窗

紗擅點依然。宮人泣對亞之，亞之感咽良久，因題宮門詩曰：

　　君王多感放東歸，從此秦宮不復期。

　　春景自傷秦喪主，落花如雨淚胭脂。

　　竟別去。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。出關已，送吏曰：「公命盡此，且去。」亞之與別。語未卒，忽驚覺，臥邸舍。明日，亞之為友

人崔九萬具道之。九萬，博陵人，諳古，謂餘曰：「《皇覽》云：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，非其神靈憑乎。」亞之更求得秦時地

志，說如九萬言。嗚呼！弄玉既仙矣，惡又死乎！　　

　　張生

　　有張生者，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。以饑寒，一旦別妻子，游河朔，五年方還。自河朔還汴州，晚出鄭州門，到板橋，已昏

黑矣。乃下道，取陂中徑路而歸。忽於草莽中，見燈火熒煌，賓客五六人，方宴飲次。生乃下驢以詣之。相去十餘步，見其妻亦在坐

中，與賓客語笑方洽。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。

　　見其長鬚者持杯：「請措大夫人歌。」生之妻，文學之家，幼習詩禮，甚有篇詠。欲不為唱，四座勤請。乃歌曰：

　　歎衰草，絡緯聲切切，

　　良人一去不復還，今夕坐愁鬢如雪。

　　長鬚云：「勞歌。」一杯飲訖。酒至白面少年，復請歌。張妻曰：「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！」長鬚持一籌著云：「請置觥，有拒

請歌者，飲一鍾。歌舊詞中笑語準此罰。」於是，張妻又歌曰：

　　勸君酒，君莫辭，

　　落花徒繞枝，流水無返期。

　　莫恃少年時，少年能幾時。

　　酒至紫衣者，復持杯請歌。張妻不悅，沉吟良久，乃歌曰：

　　怨空閨，秋日亦難暮，

　　夫婿斷音書，遙天雁空度。

　　酒至黑衣胡人，復請歌。張妻連唱三四曲，聲氣不續，沉吟未唱問，長鬚拋觥云：「不合推辭。」乃酌一鍾。張妻涕泣而飲，復

唱送胡人酒曰：

　　切切夕風急，露滋庭草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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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閨泣。

　　酒至綠衣少年，持杯曰：「夜已久，恐不得從容，即當睽索。無辭一曲，便望歌之。」又唱云：

　　螢火穿自楊，悲風人荒草。

　　疑是夢中游，愁迷故園道。

　　酒至張妻，長鬚歌以送之云：

　　花前始初見，花下又相送。

　　何必言夢中，人生盡如夢。

　　酒至紫衣胡人，復請歌云：「須有豔意。」張妻低頭未唱間，長鬚又拋一觥。於是，張生怒，捫足下得一瓦，擊之，中長鬚頭。

再發一瓦，中妻額。闃然無所見。張生謂其妻已卒，慟哭，連夜而歸。

　　及明至門，家人驚喜出迎，張生問其妻，婢僕曰：「娘子夜來頭痛。」張生人室，問妻病之由。曰：「昨夜夢草莽之處，有六七

人，遍令飲酒，各請歌。孥凡歌六七曲。有長鬚者，頻拋觥。方飲次，外有發瓦來，第二中孥額，因驚覺，乃頭痛。」張生因知昨夜

所見，乃妻夢耳。

　　劉道濟

　　光化中，有文士劉道濟，止於天台山國清寺。嘗夢見一女子，引生於窗，下有側柏樹，葵花，遂為伉儷。後頻於夢中相遇，自不

曉其故。無何，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，見有一窗，側柏葵花，宛是夢所游。有一客官人，寄寓於此，室女有美才，貧而未聘，近中心

疾，而生所遇，乃女之魂也。

　　又有彭城劉生，夢人一娼樓，與諸輩狎飲，爾後但夢便及彼處。自疑非夢，所遇之姬，芳香常襲衣。亦心邪所致。聞於劉山甫

也。

　　淳於棼

　　東平淳於棼，吳、楚游俠之士。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。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，因使酒忤帥，斥逐落魄，縱誕

飲酒為事。家住廣陵郡東十里。所居宅南，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幹修長，清陰數畝。淳於生日，與群豪大飲其下，其以唐貞元七年九

月，因沉醉致疾。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二友謂生曰：「子其寢矣，予將秣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」　　

　　生解衣就枕，昏然忽忽，彷彿若夢。見二紫衣使者，跪拜生曰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」生不覺下榻整衣，隨二使至門。

見青油小車，駕以白牡，左右從者七八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。使者即驅人穴中，生頗甚異之，不敢致問。豁見山川、

風候、草木、道路，與人世甚殊。前行數十里，有郛郭城堞，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生左右傳車者，傳呼甚嚴，行者亦爭避於左右。

又人大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，題曰：「大槐安國」。執門者趨拜奔走。旋有一騎傳呼曰：「王以駙馬遠降，令且息東華館。」

因前導而去。

　　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。彩檻雕楹，華木珍果，列植於庭下；几案茵褥，簾幃肴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。復有呼曰：

「右相且至。」生降階祗奉，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，賓主之儀敬盡焉。右相曰：「寡君不以敝國遠僻，奉迎君子，托以姻親。」生

曰：「某以賤劣之軀，豈敢是望。」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。行可百步，人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，軍吏數百，避易道側。生有平

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趨其中；生私心悅之，不敢前問。右相引生升廣殿，御衛嚴肅，若至尊之所。見一人長大端嚴，居正位，衣素練

服，簪朱華冠。生戰慄，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。王曰：「前奉賢尊命，不棄小國，許令次女瑤芳，奉事君子。」生但俯伏而

已，不敢致詞。王曰：「且就賓宇，續造儀式。」　　

　　有頃，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。生私心念之，意以為父在邊將，因沒虜中，不知存亡。將謂父北蕃交遜，而致茲事，心甚迷惑，不

知其由。是夕，羔雁幣帛，威容儀度，伎樂絲竹，肴膳燈燭，車騎禮物之用，無不鹹備。有群女，或稱華陽姑，或稱青溪姑，或稱上

仙子，或稱下仙子，若名者數輩，皆侍從左右。冠翠風冠，衣金霞帔，彩碧金鈿，目不可視。遨遊戲樂，往來其門，爭以淳於郎為戲

弄。鳳態妖麗，言詞巧豔，生莫能對。復有一女謂生曰：「昨上巳日，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，於天竺院。觀石延舞《婆羅門》。吾

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，時君少年，亦解騎來看。君獨強來親洽，言笑調謔。吾與瓊英妹結絳中，掛於竹枝上，君獨不憶念之乎？又七

月十六日，吾於孝感寺，悟上真子，聽契玄法師講《觀音經》。吾於講下舍金鳳釵兩隻，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。時君亦講筵中，於

法師處請釵合視之，賞歎再三，嗟異良久。顧餘輩曰：『人之與物，皆非野間所有。』或問吾氏，或訪吾里，吾亦不答。情意戀戀，

矚盼不捨，君豈不思念之乎？」生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群女曰：「不意今日與此君為眷屬。」復有三人，冠帶甚偉，前拜

生曰：「奉命為駙馬相者。」中一人與生且故，生指曰：「子非馮翊田子華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生前，執手敘舊久之。生謂曰：

「子何以居此？」於華曰：「吾放游，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棲托。」生復問曰：「周弁在此，知之乎？」子華曰：「周

生，貴人也。職為司隸，權勢盛甚，吾數蒙庇護。」言笑甚歡。俄傳聲曰：「駙馬可進矣。」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。子華曰：「不

意今日獲睹於盛禮，無以相忘也。」有仙姬數十，奏諸異樂，婉轉清亮，曲調淒悲，非人間之所聞聽。有執燭引道者，亦數十。左右

見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瓏，不斷數里。生端坐車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，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。向者群女姑姊，各乘鳳翼輦，亦往來

其間。

　　至一門，號「修儀宮」，群仙姑姊亦紛然在側，令生降車輦，拜，揖讓升降，一如人間。撤障去扇，見一女子，云號金枝公主，

年可十四五，儼若神仙。效歡之禮，頗亦明顯。生自爾情義日洽，榮輝日盛，出入車服，游宴賓御，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群僚備武

衛，大獵於國西靈龜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澤廣遠，林樹豐茂，飛禽走獸，無不蓄之。師徒大獲，竟夕而還。生因他日啟王曰：「臣頃結

好之日，大王云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頃佐邊將，用兵失利，陷沒胡中，邇來絕書，告十七八歲矣。王既知所在，臣請一往拜觀。」王遽

謂曰：「親家翁職守北上，信問不絕，卿但具書狀知聞，未用便去。」遂命妻饋致賀之禮，一以遣之。數夕還答，生驗書本意，皆父

平生之跡，書中憶念教誨，情意委曲，皆如昔年。復問親戚存亡，閭里興廢。復言道路乖遠，鳳煙阻絕。詞意悲苦，言語哀傷。又不

令生來觀，云：「歲在丁丑，當與汝相見。」生捧書悲咽，情不自堪。

　　他日，妻謂生曰：「子豈不思為官乎？」生曰：「我，放蕩者，不習政事。」妻曰：「卿但為之，予當奉贊。」妻遂自於王。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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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，謂生曰：「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廢，欲藉卿才，可屈往之，便與小女同行。」生敬受教命。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。因出金

玉、錦繡、箱篋、僕妾、車馬，列於廣衢，以餞公主之行。生少游俠，曾不敢有望，至是甚悅。因上表曰：「臣將門餘子，素無藝

術，猥當大任，必敗朝章。自悲負乘，繹致覆。今欲廣求賢哲，以贊不逮。伏見司隸穎川周弁，忠亮剛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。

處士馮翊田子華，清慎通變，達政化之源。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，備知才用，可托政事。周請署南柯司憲，田請署司農。庶使臣政績

有聞，憲章不紊也。」王並依求以遣之。其夕，王與夫人餞於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，國之大郡。土地豐穰，人物豪盛，非惠政不

能治之。況有周、田二贊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國念。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於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為婦之道，貴乎順柔，爾善事

之，吾無憂矣。南柯雖封疆不遙，晨昏有間，今日睽別，寧不沾巾。」生與妻拜首南去，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。

　　累夕達郡。郡有官吏、僧道、耆老、音樂、車輿、武衛、鑾鈴，爭來迎奉。人物闐咽，鐘鼓喧嘩不絕。十數里，見雉堞台觀，佳

氣鬱郁。入大城門，門亦有大榜，題以金字，曰：「南柯郡城」，見朱軒戶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車，省風俗，療病苦，政事委以周、

田，郡中大理。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謠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甚重之，賜食邑，錫爵位，居台輔。周、田皆以政治

著聞，遞遷位。生有五男二女。男以門廕授官，女亦聘於王族，榮耀顯赫，一時之盛，代莫比之。

　　是歲，有檀蘿國者，來伐是郡。王命生訓將練師以征之。乃表周棄將兵三萬，以拒賊之眾於瑤台城。弁剛勇輕敵，師徒敗績，弁

單騎裸身潛遁，夜歸城。賊亦收輜重銷甲而還。生因囚弁以請罪。王並舍之。

　　是月，司憲周弁疽發背，卒。生妻公主遘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。王許之。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

慟發引，威儀在途，男女叫號，人吏奠饌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，遂達於國。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，候靈輿之至。諡公主曰「順儀公

主」。備儀仗羽葆鼓吹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。是月，故司憲子榮信，亦護喪赴國。

　　生久鎮外藩，結好中國，貴門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恒，交遊賓從，威福日盛。王意疑憚之。時有國人上表云：

「玄象見，國有大恐。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。釁起他族，事在蕭牆。」時議以生侈之應也。遂奪生侍衛，禁生游從，處之私第。生自

恃守郡多年，曾無敗政，流言怨悖，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「姻親二十餘年，不幸小女夭枉，不得與君子偕老，良用痛

傷。」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。又謂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里，一見親族。諸孫留此，無以為念。後三年，當令迎生。」生

曰：「此乃家矣，何更歸焉？」王笑曰：「卿本人間，家非在此。」生忽若昏睡，懵然久之，方乃發悟前事，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

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。

　　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。至大戶門外，見所乘車甚劣，左右親使御僕，遂無一人，心甚歎異。生上車行可數里，復出大城。宛是

昔年東來之途，山川原野，依然如舊。所送二使者，甚無威勢。生愈怏怏。生問使者曰：「廣陵郡何時可到？」二使謳歌自若，乃答

曰：「少頃即至。」俄出一穴，見本里閭巷，不改往日，潸然自悲，不覺流涕。二使者引生下車，入其門，升自階，己身臥於堂東廡

之下。生甚驚畏，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，生遂發寤如初。見家之童僕擁於庭，二客濯足於榻，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樽

尚湛於東牖。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。

　　生感念嗟歎，遂呼二客而語之。驚駭。因與生出外，尋槐下穴，生指曰：「此即夢中所經入處。」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。

遂命僕夫荷斤斧，斷擁腫，折查，尋穴究源。旁可袤丈，有大穴洞。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，上有積土壤，以為城郭台殿之狀。有蟻數

斛，隱聚其中。中有小台，其色若丹。一大蟻處之，素翼朱首，長可三寸。左右大蟻數十輔之，諸蟻不敢近，是其王矣。即槐安國都

也。又旁一穴，直上南枝，可四丈，宛轉方中，亦有土城小樓，群蟻亦處其中，即生所領南柯郡也。又一穴，西去二丈，磅礴空墟，

嵌異狀。中有一腐龜殼，大如斗。積雨浸潤，小草叢生，繁茂翳薈，掩映振殼，即生所獵靈龜山也。又旁一穴，東去丈餘，古根盤

屈，若龍虺之狀。中有小土壤，高尺餘，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。追想前事，感歎於懷，披閱窮跡，皆符所夢。不欲二客壞之，還

令掩塞如舊。是夕，風雨暴發。旦視其穴，遂失群蟻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「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」，此其驗矣。復念檀蘿征伐之事，

又請二客訪跡於外。宅東一里有古涸澗，側有大檀樹一株，藤蘿擁織，上不見日。旁有小穴，亦有群蟻隱聚其間。檀蘿之國，豈非此

耶？嗟乎！蟻之靈異，猶不可窮，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？時生酒徒周弁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，不與生過從旬日矣。生遽遣家童

疾往候之。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華亦寢疾於牀。生感南柯之浮虛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棲心道門，絕棄酒色。後三年，歲在丁丑，亦終

於家。時年四十七，將符宿契之限矣。

　　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吳之洛，泊淮浦。偶覿淳於生貌楚，詢訪遺蹟，反覆再三，事皆摭實，輒編尋成傳，以資好事。雖稽

神語怪，事涉非經，而竊位著生，翼將為戒。後之君子，幸以南柯為偶然，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。

　　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：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，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。

　　劉景復

　　吳泰伯廟，在東閶門之西。每春秋季，市肆皆率其黨，合牢禮，祈福於三讓王。多圖善馬、彩輿、子女以獻之。非其月，亦無虛

日。

　　乙丑春，有金銀行首，糾合其徒，以輕綃畫美人，侍女捧胡琴以從，其貌出於舊繪者，名美人為勝兒。蓋戶牖壁，會前後所獻

者，無以匹也。女巫方舞，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會陵，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。而欠伸思寢，乃就榻。方寐，見紫衣冠者言曰：「讓王

奉屈。」劉生隨而至廟。周旋揖讓而坐。

　　王語劉生曰：「適納一胡，琴藝甚精，而色姝麗，知吾子善歌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，以寵其藝。」初，生頗不甘，命酌人間酒一

杯與歌，逡巡酒至，並獻酒物。視之，乃適館中祖筵者也。生飲數杯，微醉，而作歌曰：

　　繁弦已停雜吹歇，勝兒調弄邏娑發。

　　四弦擺捻三四聲，喚起邊風駐寒月。

　　大聲漕潔奔泥況，浪蹙波翻倒溟渤。

　　小弦切切怨　，鬼泣神悲低賽　　。

　　側腕斜挑掣流電，當秋直戛騰秋鶻。

　　漢妃徒得端正名，秦女虛誇有仙骨。

　　我聞天寶年前事，涼州水西作城窟。

http://www.docufreezer.com/?df-dlabel


　　麻衣左衽皆漢民，不幸胡塵暫蓬勃。

　　太平之未狂胡亂，犬豕奔騰恣唐突。

　　玄宗未到萬里橋，東洛西京一時沒。

　　一朝漢民沒為虜，飲恨吞聲空嗚咽。

　　時看漢日望漢天，怨氣沖星成彗孛。

　　國門之西八九鎮，高城深壘閒閉卒。

　　河惶咫尺不能收，挽索推車徒　　。　

　　今朝聞奏涼州曲，使我心魂暗超忽。　

　　勝兒若向邊塞彈，征人血淚應闌干。

　　歌成，劉生乘醉落筆，草札而獻。王尋繹數四，召勝兒以授之。王之侍兒有不樂者，怒色形於面。生恃酒，以金如意擊勝兒，

破，血淋襟袖，生乃驚起。

　　明日，視繪，果有損痕。歌今傳於吳中。

　　安西張氏女

　　安西布帛肆，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，姓張。家富於財，居光德里。其女國色。女嘗晝寢，夢至一處，朱門大戶，戟森然。由之

而入，望其中堂，若設宴張樂。左右廊皆施帷幄。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幕次，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，皆花容綽約，釵鈿照耀。既

至，吏促張妝飾，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。

　　有頃，自外傳呼：「侍郎來！」競隙間窺之。見一紫綬大官，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，識之，乃吏部沈公也，俄又呼曰：「尚書

來！」又有識者，並帥王公也，逡巡復連呼曰：「某來」，皆郎官以上六七人。坐畢，前紫衣吏曰：「可出矣。」群女旋進金石絲

竹，鏗震響，中宵酒酣。並帥見張氏而視之，尤屬意焉。謂曰：「汝習何技能？」對曰：「未嘗學聲音。」使與之琴，辭不能。曰：

「第操之。」乃撫之而成曲。予之箏亦然，琵琶亦然，皆平生所不習也。王公曰：「恐汝或遺。」乃今口授，吟曰：

　　環梳鬧掃學宮妝，獨立閒庭納夜涼。

　　手把玉簪敲砌竹，清歌一曲月如霜。

　　謂張曰：「其歸辭父母，異日復來。」忽驚啼而寤，手捫衣帶曰：「尚書命我矣。」索筆錄之。間其故，泣對所夢，且曰：「吾

將死乎？」母怒曰：「汝夢魘爾，何乃出不祥言如是！」因臥病累日。外親有持酒肴者，又有將食來者，女曰：「且須膏沐澡瀹。」

母聽之。良久妝盛飾而至。食畢，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：「時不可留，某今往矣。」因援衾而寢。父母環伺之，俄遂卒。會昌二年六

月十五日也。　

　　司馬才仲

　　司馬才仲，初在洛下，晝寢，夢一美姝，牽帷而歌曰：

　　妾本錢塘江上住，花開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銜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。

　　才仲愛其詞。因詢曲名，云是《黃金縷》。且曰：「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。」　　

　　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，舉中等，遂為錢塘幕官。其廨舍後堂，蘇小墓在焉。時秦少章為錢塘尉，為續其詞後云：

　　斜插犀梳雲半吐，檀板輕敲，唱徹《黃金縷》。夢斷彩雲無覓處，夜涼明月生春浦。

　　不逾年，而才仲得疾。所乘畫水輿，艤泊河塘。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，即前聲喏，而火起舟尾，倉忙走報，家已慟哭矣。

　　渭塘奇遇

　　至順中，有王生者，本士族子，居於金陵。貌瑩寒玉，神凝秋水，姿狀甚美，眾以奇俊王家郎稱之。年二十未娶。有田在松江，

固往收秋租。回船過渭塘，見一新肆，青旗出於簷外。朱欄曲檻，縹緲如畫。高柳古槐，黃葉交墮。芙蓉十數株，顏色或深或淺，紅

葩綠水，相映上下。白鵝一群，游泳其間。生泊舟岸側，登肆沽酒而飲。斲巨螯之蟹，胺細鱗之鱸。果則綠檣黃橙，蓮池之藕，公坡

之栗。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。

　　肆主亦富家，其女年一十八，而知音識字，態度不凡。見生在座，頻於幕間窺之。或出半面，或露全體，去而復來，終莫能捨。

生亦留神注意。彼此目視久之。已而酒盡出肆，怏怏登舟，如有所失。

　　是夜，遂夢至肆中，人門數重，直抵舍後，始至女室，乃一小軒也。軒之前，有葡萄架。架下鑿池，方圓盈丈。以石之，養金魚

於中，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，綠蔭婆娑。靠牆結一翠柏屏，屏下設石假山三峰，岌然競秀。草則金線繡墩之屬，霜露不變色。窗間掛

一雕花籠，籠內畜一綠鸚鵡，見人能言，軒下垂小木鶴二隻，銜線香焚之。案上立二古銅瓶，插孔雀尾數莖，其旁設筆硯之類，皆極

濟楚。架上橫一碧玉蕭，女所吹也。壁上貼金花箋四幅，題詩於其上，詩體皆效東坡。四時詞字畫，則似趙松雪，不知何人所作也。

其一云：

　　春風吹花落紅雪，楊柳陰濃啼百舌；　　

　　東家蝴蝶西家飛，前歲櫻桃今歲結。

　　鞦韆蹴罷鬢　，粉汗凝香沁綠紗；　　

　　侍女亦知心內事，銀瓶汲水煮新茶。

　　其二云：

　　芭蕉葉展青鸞尾，萱草花含金鳳嘴；　　

　　一雙乳燕出雕樑，數點新荷浮綠水。

　　困人天氣日長時，針線慵拈午漏遲；　　

　　起向石榴陰畔立，戲將梅子打鶯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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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三云：

　　鐵馬聲暄風力緊，雲窗夢破鴛鴦冷；　　

　　玉爐燒麝有餘香，羅扇撲螢無定影。

　　洞蕭一曲是誰家，河漢西流月半斜；　　

　　要染纖纖紅指甲，金盆夜搗鳳仙花。

　　其四云：

　　山茶未開梅半吐，風動簾旌雪花舞；　　

　　金盤冒冷塑狻猊，繡幕圍春護鸚鵡。

　　倩人呵筆盡雙眉，脂水凝寒上臉遲；　　

　　妝罷扶頭重照鏡，鳳釵斜壓瑞香枝。

　　女見生至，與之承迎，執手入室，極其歡謔，會宿於寢，雞鳴始覺，乃困臥蓬窗底爾。是後歸家，元夕而不夢焉。

　　一夕，見架上玉蕭，索女吹之。女為吹《落梅鳳》數闋，音調瀏亮，響徹雲際。

　　一夕，女於燈下繡紅羅鞋，生剔燈，誤落燈花於上，遂成油暈。

　　一夕，女以紫金碧鈿指環贈生。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。即覺，則指環宛然在手，視扇墜，則元有矣。生大以為奇，遂效元稹體

賦「會真詩」三十韻，以記其事。詩曰：

　　有美閨房秀，天人謫降來。

　　風流元有種，慧黠更多才。

　　碾玉成仙骨，調脂作豔腮。

　　腰肢風外柳，標格雪中梅。

　　合置千金屋，宜登七寶台。

　　嬌姿應自許，妙質孰能陪。

　　小小乘濁壁，真真醉彩灰。

　　輕塵生洛浦，遠道接天台。

　　放燕簾高卷，迎人戶半開。

　　菖蒲難見面，豆寇易含胎。

　　不待金屏射，何勞玉手栽。

　　偷香渾似賈，待月又如崔。

　　蕭許秦宮奪，琴從卓氏猜。

　　鶯聲傳縹緲，燭影照徘徊。

　　窗薄涵魚　，爐深噴麝煤。

　　眉橫青岫遠，鬢　綠雲堆。

　　權玉輕輕制，衫羅窄窄裁。

　　文鴦游浩蕩，瑞鳳舞　。

　　恨積鮫　帕，歡傳琥珀杯。

　　孤眠憐月妹，多忌笑河魁。

　　化蝶能通夢，游蜂浪作媒。

　　雕欄行共倚，繡褥坐相偎。

　　啖蔗逢佳境，留環獲異財。

　　綠陰駕並宿，紫氣劍雙埋。

　　良夜難虛度，芳心未肯摧。

　　殘妝猶在臂，別淚已凝腮。

　　漏滴何須促，鐘音且莫催。

　　峽中行雨過，嶺上看花回。

　　才子能知爾，愚夫可語哉。

　　多生曾種福，親得到天台。

　　詩訖，好事者多傳誦之。

　　明歲，復往收租，再過其處，則肆翁甚喜，延之人內，生不知其意，逡巡辭避。坐定，翁以誠告之曰：「老拙惟一女，未曾適

人。去歲君子所至，於此飲酒，偶有所睹，不能定情，因遂染疾，長眠獨語，如醉如癡，餌藥無效。昨夕忽語曰：『明日郎君至矣，

宜往候之。』初以為妄，固未之信。今日而君子果涉吾地，是天假其靈，而賜之便也。」因問生婚娶未曾，又問其閥閱氏族。大喜。

肆翁即握生手入於內室，至女子所居軒下，門窗戶闥，則皆夢中所歷也。草木台沼，器用什物，又皆夢中所見也。

　　女聞生至，盛妝而出，衣服之麗，簪洱之華，又皆夢中所識也。女言：「去歲自君去後，思念切至，每夜夢中與君相會，不知何

故？」生曰：「吾夢亦如之耳。」女歷敘吹蕭之曲，繡鞋之事，無不吻合者。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，生亦舉紫金碧鈿指環，兩相表

訂以證之。彼此大驚，以為神契。遂與生同居偕老，乃為夫婦于飛而還。終以團圓，可謂奇遇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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